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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化、逆全球化到有选择的全球化

黄仁伟

真正的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，在此前的国际贸易、国际投资还不是全球范围的流动，都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体系。1980年代以后，出现以下新的全球化特征：

其一，全球化始于美元全球化。1944年建立的布雷登森林体系是金本位下的美元，不能无限发行，受到黄金储备限制。一直到196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，才有可能无限发行美元。1980年代以后，石油、美元加上“广场协议”，这些要素巩固了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。这是全球化真正的开始。如果没有全球通用货币，就没有全球贸易和投资；有了全球范围的货币，才有真正的经济全球化。

其二，非市场经济国家融入世界市场，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。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没有这两个国家根本性市场体制的改变，也没有全球化。在此之前世界市场一直是西方市场，非西方国家大部分没有进入西方市场。1990年代以后才有了真正的全球市场。苏联解体不仅是东欧和前苏联的几十个国家进入世界市场，大批过去跟随苏联集团的发展中国家也进入了世界市场。印度在1980年以前也是计划经济体制，也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。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后，世界市场才完整形成。

其三，互联网的出现把全球真正连成一体，巨量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流动。有了互联网，才有全球同步的金融市场，没有时区限制。海洋航路、空中航线、跨洲铁路公路都不能与之相比。以往需要几十个小时甚至是几个月才能到达的财富转移和信息传播，现在一秒钟之内可以到达全世界任何地点。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，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这个全球化。非全球化、逆全球化等现象也是由网络产生的，甚至特朗普现象也是网络产物。所以，没有网络化，就没有真正的全球化。

其四，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新配置。跨国公司转变为全球公司，按照比较优势在全球投资布局，其中制造业从发达经济转向发展中经济成为主流；另一方面，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向发达经济体投资和产业转移，由此出现双向的资金流动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，带来世界范围的利益重构和权力转移。

其五，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系列全球性危机。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(还有俄罗斯、拉美金融危机)、2001年“9·11”恐怖危机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，都是全球范围的各种危机。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大范围负面影响开始出现，危机覆盖各个不同领域，包括大范围的经济和安全危机。过去在某个局部地区和单个领域形成的危机，现在迅速、交叉影响全球。

其六，全球治理开始全覆盖、机制化。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，全球治理出现历史性的跨越。全球治理从原来G7为主体的西方经济协调机制，到2008年以后转变为G20，这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的经济协调机制。从西方治理到G20是一个飞跃，20个国家占全世界经济80%以上。全球经济治理开始走向各个领域治理，如气候治理。以往各个阶段上的国际治理都没有这么广泛覆盖，尽管现在效果不是很大，但是可以称为全球治理的起点阶段。

由于上述六大要素在最近20年左右时间里同时出现并相互作用，才有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。这六大要素目前还在继续发展，还是雏形状态，远远没有终结和完善，还在酝酿和变化当中。所以全球化还在发展中，全球化体系还在形成中，因此全球化远远没有终结，还要有很长时间的进行过程。

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，我们的官方语言真正用“全球化”这个概念不到十年时间，用“全球治理”概念的时间不到五年，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越来越关注全球治理。我们对世界趋势的战略判断是“三化”：经济全球化、政治多极化、文化多样化。这三化是中国的战略机遇，是改变未来世界的主要潮流。与此同时，西方对全球化内涵也有“三化”：政治民主化、经济私有化、价值观普世化。这三者是1990年代以来西方定义的全球化内涵。可见，对全球化内涵存在着中国和西方的两种界定或者说是两种内涵，存在着西方的全球化和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全球化。全球化的不同定义，意味着不同选择、不同方向。两种全球化的争论刚刚开始，谁占上风还没有定论。未来可能是这两个趋势的融合，也可能是两个趋势的冲突。

全球化发展的同时，另外一个潮流即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也在出现。当前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、特征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世界范围的财富流动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更不均衡，各个国家之间贫富更加悬殊。全世界范围的资本集合和全世界范围的被剥夺方集合，形成新的两极。以往只是把发展中国家、穷国、殖民地看作是全球化的被剥夺利益方即“输者”，现在是发达国家内部也有部分利益被全球资本剥夺，也有全球化的“输者”。现在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财富对抗，而是全球资本同全球社会的对抗，由此导致全球民粹主义、全球草根政治与全球精英阶层的对抗。这是全球化进程中新的重要现象，许多新的问题都跟它有关。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要在全世界实现，一国不能实现，这是很大的证明。这样一种现象、一种潮流还会发展很长时期，矛盾冲突将如何展开以及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，我们现在都难以想象。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变形，是与原来经典意义的全球化相对抗的负面全球化。

第二，全球治理遇到深刻的制度障碍，最关键的是对全球财富分配无法做出制度安排，目前不可能用超国家力量来处理超国家的财富分配。国家就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对跨国财富进行管理，而全球治理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分配进行控制，防止全球贫富悬殊造成全球范围内对抗。现在全球治理的公共品短缺，需要建立托宾税制，以此调节全球财富。但是托宾税很难建立，全球治理出现制度瓶颈，无法管理全球财富。这是全球化负面要素增长的重要原因。

第三，全球化推动文化、信息、人员的跨国流动，对民族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已经形成几百年了，当前大量非基督教移民进入欧洲，世界范围的遥远文化冲突变成一个国家内甚至社区内的文化冲突，进而转化为社会冲突，转化为恐怖主义。此类文化、种族冲突在美国也发生。远距离文明冲突变成近距离社会冲突，全球宏观的文明圈变成了微观的社会矛盾。原来一直生活在单纯民族、种族、文化区域内的人，要反抗外来的文化入侵。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和美国迅速上升，与这个现象有内在联系。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逆向运动，某种程度上是破坏因素，也是全球财富流动的必然产物。

第四，全球网络造成草根阶层大规模卷入高层政治，出现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浪潮。由于全球范围的新媒体、大数据、云计算出现，民粹主义比以往更可能挑战长期以来既定的规则和制度。西方政客为了获得选票而向草根靠拢，所谓“建制派”政客纷纷失败。一旦改变原来的国际体系和规则，世界就会大乱。西方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，是传统的选票民主，还是新的网络民主?通过网络政治，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两党政治，一个人可以挑战全球政治，这就是阿桑奇、斯诺登、特朗普现象。这是一种新的逆全球化力量，民粹主义通过网络打乱秩序。

用这个观点来看全球化的变化，也就比较正常了，并非不可思议。特别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自认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，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，英美两国成了逆全球化的领头羊。现在美国、英国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，全球化负面潮流似乎超出全球化正面潮流。

可见，全球化的两面性凸显了。我们本来所声称的全球化是建设性的，促进发展的，促进稳定的，促进和平的，这是理想主义的全球化。现在破坏性的全球化，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，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。正面全球化和负面全球化是同时存在的，是全球化的一个整体的两股力量。任何事物必然是正反两个方面，如果只有正面全球化，就不成为全球化，不符合客观规律。

这两种力量并存的情况下，全球化就不可能是一种不加选择的全面全球化，只能是有所选择的全球化。各个国家的竞争力、要素、文化、国情不一样，各国只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球化。但是，某个国家认为有利的正面全球化，在另一个国家看来可能是不利的负面全球化。例如，中国要推进贸易自由化，但是美国却要鼓吹“公平贸易”即贸易保护主义；西方国家鼓吹信息自由流动，我们则要确保国家信息安全。

面对全球化的两重性，各国选择的差异性、复杂性扩大了。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潮流都在发展过程当中，都处于起步阶段，都没有充分完整表现的情况下，在全球治理薄弱的情况下，各国进行有选择的开放，由此而来产生有选择的冲突、有选择的合作。我们将面临一个很长时期的合作与冲突并存，甚至是冲突大于合作的全球化时期。有些国家在没有新办法的情况下回到老办法，特朗普就是回到孤立主义、排外主义、保守主义、保护主义等老办法。他现在是不守规矩、不可预测、不透明决策的典型。当美国成了规则破坏者，成了麻烦制造者，其软实力损害是不可弥补的。我们就要堂堂正正地变成规则建设者、世界治理者。这就是中国的新的战略机遇。(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历史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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